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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歲月總是那麼難以忘懷，時間雖然過去了
將近半個世紀，但其中的許多往事至今仍歷歷在
目。而趕集，這個既平常又新鮮的事兒，卻給我
留下一份悵然若失的遺憾。
我們知青戶4男5女，在這個9口之家裡，其他

8人都可以去趕集，唯獨我不可以去。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這個家有嚴格的制度：管錢的不用
錢，用錢的不管錢。我是我們這個家海選出來的
「家長」，是管錢的，規矩也是根據我的建議立
的。因此，作為一家之主，我哪能自己不守規
矩，擅自跑去趕集（代替集體花錢）呢！
其他8人，理論上雖然都可去趕集，但鄉俗趕

集是男人的事，女人家是不興出這個頭的，更何
況女生們要輪流做飯，因此5名女生也都從未去
趕過集，實際去的只有宋文德、汪作金、王勇前
三位，人稱小宋、小汪和小王。
他們趕集，都是跟着村裡人一道步行着去，地

方在鄰縣雙河店，離我們村約有四五里路。那是
湖北應城縣的一個小集鎮，位於應城、京山、安
陸三縣交界處，一腳踏三縣，小河繞鎮過，水陸
交通十分便利。三縣地勢階梯互補，應城為平
畈，安陸是丘陵，京山則是山區，各具特色，出
產更是各有千秋。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雙河店古樸清

雅，頗有些人文意蘊，其集市開集早，散集晚，
與鄉村普遍存在的「露水集」有很大區別，因而
周邊的三縣莊稼人和山民都喜歡去雙河店趕集。
我們趕集的經費雖屬集體所有，但並不是大伙

的勞動所得，也不是個人集資，而是國家發給知
青的安家費，每人124元，總計1,116元。除開生
產隊先期為安置我們代購了些柴米油鹽等生活必

需品以及少量的勞動工具，開支了100多元外，還剩有900多元。
別看這900多元不起眼，當年可是一筆巨款，足夠我們9個人美美吃上一
年的呢。我到公社把錢領回來，一五一十交給出納姚秀雲，並讓會計汪作
金立賬。
按照居家過日子的原則，這筆錢只能用來購買口糧、油鹽、蔬菜及簡單
的勞動工具。大宗支出需事先商量，零星開支，則由趕集人自行決定。
雙河店是逢雙集。村裡人告訴我們，雙河店的集熱鬧異常，石板街上人
來人往，川流不息，互市交易很是火爆，有平畈的花生土布，丘陵的木器
竹器，山區的飛禽走獸。除統購統銷農產品（糧油等）沒賣的外，其他的
農副產品，尤其自產自銷的土特產，如生漆冬筍，香菇木耳，茶葉板栗，
蔬菜水果，魚蝦水產，應有盡有，無所不有。而且，隨着季節的變換，時
令蔬菜如大蒜、蒜薹、萵苣等有時還「壓斷街」。
晨霧或裊裊炊煙中，枝頭小鳥啁啾，出售土特產的農民都沿街邊蹲着，
貨就擺在地上，任憑熙來攘往的鄉民挑揀選購。無論賣方還是買方，都不
是奸詐的商人，開的是實價，說的更是實話。人們雖然都很貧窮，但絕無
假冒偽劣之類的忽悠哄騙，也鮮有錙銖必較的糾纏。往往一個哈哈兩個
笑，生意便成交了。斯時民風之淳樸亦可由此略見一斑。
雙河店不僅有百貨商店、土產日雜舖等與民生相關的國營店舖，還有規
模不小的豬市牛行。豬市出售的是小豬仔，供農民買去養大後交售給國
家。農民都有生豬交售任務，不完成的就不得殺年豬，這就意味着一家老
小一年沒有肉吃。因此，雙河店的豬市，用今天的話說，已經形成了產業
鏈，交易量大。當然，「鏈」中之人，身份依舊都是農民。牛行則保持着
傳統交易方式，業餘經紀人不是用嘴講價，而是在袖籠子裡用捏指頭的方

法討價還價。耕牛一般都是生產隊的，出售一方必須持有大隊一級的證
明。
此外，雙河店也有所謂的「黑市」：一是居民偷偷用糧票換農副產品，

二是地下高價買賣統購統銷物資，三是異地販買販賣。這在今天當然是個
笑話，可在當年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和打擊「投機倒把」、長途販賣的
政治生態下，後果很嚴重。
我們去雙河店趕集，除了購買蔬菜煤油草鞋等物品外，更主要的是為了
買點魚蝦之類的葷腥改善生活。因此，三個男生不論誰去趕集，只要一回
到家裡，大家立馬就去圍觀，看看籃子裡裝了些什麼好吃的。一次，小汪
趕集買回幾斤喜頭魚和一條大魚，而早晨小王洗臉時在門口塘釣到一條大
柴魚，這一下引起小山村的轟動，眼饞嘴饞的孩子們奔走相告，都來看知
青殺魚打牙祭。小把戲們捧着麥米（大米不夠吃）飯碗，聚集在我們居住
的倉庫門前，饒有興味地觀賞小宋如何剖魚。小王負責給小宋打下手，我
和幾個女生因為插不上手，便在一旁聽小汪講述他趕集時的所見所聞。笑
聲不斷，其樂融融，那種愜意和快樂，不曾經歷過的人哪裡體會得出來！
更讓我記憶猶新的是買豬。我們雖無交售生豬的任務，但吃肉的問題需
要自己解決，因此隊裡建議我們養頭豬。我們接受了建議，並請隊裡幫忙
買。那天，成山隊長帶着小宋、小汪到雙河店趕集，幫我們買回一頭六七
十斤重的糙子豬。當他們把豬牽到倉庫門口時，村民——不管是不是貧下
中農——都來圍觀品評，尤其幾位公認的養豬能手，個個讚不絕口。那豬
的品相也的確賞心悅目：嘴短身長，尾巴捲起，一看就知道會吃會睡長得
快。而小宋、小汪們則不停地誇獎成山隊長如何有眼力，如何出手快，平
常不苟言笑的成山隊長這時也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誰料，這豬後來
被我們養成了「貴族」豬，不僅「養尊處優」，還跑到稻田裡拱壞了隊裡
的秧苗，被一心維護集體利益的成山隊長打病了。結果，成山隊長因此吃
了大隊書記好一頓猛批，搞了個灰頭土臉（見拙文《知青養頭「貴族」
豬》，香港文匯報2015年6月12日「百家廊」）。
這一說幾十年過去。當年雙河店趕集，借用時髦話說，那是一道靚麗的
鄉村風景線，它不僅有未曾遭受污染的自然環境，有豐富而又絕對安全的
農副產品，更有誠信厚道、樸實本分的淳樸民風。她影響着社會，影響着
國家，影響着民族，其深刻自是不言而喻，否則，我們那剩餘的900多元
安家費，何以就沒有一個人動議瓜分呢？甚至，900多元公款幾乎全在趕集
時花光了，卻從未因此發生過任何的不信任不愉快。我這個管錢的不僅為
之慶幸，更是為之自豪！
多年後我在工廠時還聽講，當年發生在襄陽太平店，反映我軍糧食採購

隊戰鬥生活的電影《難忘的戰鬥》，就曾到雙河店選過外景。可惜，我沒
趕過集，沒去過雙河店。
而今回憶起這些來，誰都不難發現，雙河店集市其實就是一幅凝聚厚重
歷史感的動人風俗畫，它飽含深情，所着力描繪的，乃是一個普通百姓人
人內心充滿希望的時代！

記得當初閱讀三及第（廣東話、白話文、文言混合而成的文體）
的作品時，便驚訝它語言的特別，絕非貼近我們生活的語言，尤其
是三及第作品中的對白，更是「堅離地」，如凌侶即高雄的《香港
靚女日記》：
「我曰：『我只怕做唔來耳，你如果認為我做得到，我就試一
下，未知幾時開始？』張阿拔曰：『你肯，即刻開始矣。』我曰：
『今日就開始耶？』」（《明報》，1959年6月8日）
對白中的「耳」、「矣」、「耶」等文言虛詞，絕不會掛在現代

人的口中；因此，這只是書面語。而這類虛詞，廣見於三及第作品
中，連市井人物也「之乎者也矣」個不休，如高華刊於《明報》的
〈豬肉佬英雄史〉：
「大頭森曰：『唔係有人恰我，而係有人想找你晦氣也。是否你

昨早打過一個扒手？』你豬肉榮曰：『冇錯，有條衰仔搶銀包，被
搶銀包個銀姐，係我豬肉檔之客仔也，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乜現
在呢個賊仔要報仇乎？』」（《明報》，1960年3月7日）
大頭森是燒臘檔伙記，豬肉榮是賣豬肉的市井人物，對白居然
「也乎」一番，這絕對不是生活的語言，也不符講者的職業和身
份。這類對白中的虛詞源自古典的文言小說，一路傳下來，成為三
及第作家的「經典絕句」，沒有了這些文言虛詞，便不成為三及
第。後來有些粵語入文的作品，將這類虛詞全換上「啲」、
「咩」、「咗」、「嘅」，便無文言虛詞那麼典雅和有韻味了，
如：
「佢見到我咭片上嘅Title，呆咗一呆，話：『估唔到你撈得咁

掂！』我亦都唔想多講，拍一拍佢膊頭，話：『第日出嚟飲
茶！』」（阿寬的《小男人周記》）
其實，三及第雖夾雜粵語，卻是頗雅馴的書面語。有一個疑問
是，三及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為流行，一般報刊和書仔夾
雜大量的文言，在白話文普及下，市民竟大都能看得懂，真是奇哉
怪也。
說穿了一點也不出奇。第一，辛亥革命後，遺老、舉人、宿儒，

大量湧聚香港，與官紳掛鈎，提倡復古，抵制五四新文化運動，抗
拒白話文，書塾紛紛成立，力倡古文；第二，當時的港英政府，為
了阻止青年學生自覺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刻意維持半封建殖民地局
面，於是極力推行古文，更強迫使用《香港簡明漢文讀本》，宣揚
英皇德政。第三，坊間的新文學運動書刊太少，有的是鴛鴦蝴蝶
派，而這派的作品，大都是以淺白文言所撰；第四，當時報刊的文

章，多以淺白文言行文；諧部文章，
粵謳、南音、龍舟等說唱文學充斥。
有此四大背景和「閱讀傳統」，普羅
大眾自然看得懂。加上行文中還加上
了廣府話，令他們更覺親切；所以三
及第能夠大盛，不無因的。到上世紀
七、八十年代，那類作家、文人退役
或逝世了，讀者也老去了，三及第就
衰落下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報刊上得

睹這類文體者，唯吳昊、韓中旋、沈
西城、吳敬子而已。

母：順風便要把所有帆張起！父：不行，風突然
加大怎辦！ 子：依誰呢？真抓頭/真撓頭/真個
摸不着頭腦！
圖中情況帶出了「有風使盡」與
「有風唔好使盡」的辯論，當中的
「使 2」指使用/操縱、「3」是「帆」
的一種叫法；這是過去船家的兩種駛船
智慧——「有風使盡」是順風來時帆
盡揚，「有風唔好使盡」則是縱使順
風來時帆也不可盡揚。如何取捨，筆者
有如下的建議：

順風不常有，來時就不應有所猶豫，立刻全
數起帆，否則錯失良機。這個舉動相當「進
取」，可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去盡便
須承擔一定風險，但不行又好像「保守」了點。

為此，航行中要不時留意風雲色變，適時「收」
帆，在「風頭」吃盡的同時又可舒緩翻船的危
機。換句話說，可盡卻不可盡到底。

其實，世上做任何事多不可「一刀切」，另
一句與「」相關的粵諺「看風使4」在在提
供了取捨的提示，如分別套在「民間智慧」和
「傳統智慧」上就是：

「睇餸食飯5」和「因時制宜」
【英譯參考：Act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即因應時勢去制定合宜的應對方法，切忌

「一本通書 6睇到老」(一成不變)，要懂得「執
生」(善於變通)。
「有風使盡」與「有風唔好使盡」

亦是兩種做人處事的態度。前者比喻形勢
有利時便放手大幹；後者則比喻形勢有利
時也須留有餘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利
形勢下若然肆意橫行或得理不饒人，或會
帶來相應後果。比方，人與人之間時有紛
爭，在爭論時縱使是有理的一方也應給另
一方個台階下，否則可能造成如下最不
「和諧」的局面：
● 人急懸樑，狗急跳牆7

● 趕狗入窮巷——臨死都咬番啖（粵
歇）
總之，當人或動物被逼急了或逼至走投

無路時，是會做出一些反常的、不顧後果
的事情來，因而去得太盡只會招致絕地反
擊，這亦解釋為何「窮寇莫追」了。
話說回來，「看風使」有正負兩面意

思。正面指因懂看勢頭或懂看別人的臉色
行事而討人歡心，負面則指為了奉迎別人
而刻意改變自己的觀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𢯎 」(粵專用)/「𢲷 」（粵方言），讀
aau1/ngaau1。
2 有人認為「駛」才是正字或與「使」相
通，查「駛」現 今多用於開動、駕駛的情
況上，故宜用「使」。
3 「」，粵專用，讀里，有人寫同音的
「艃」，查「艃」 指一種船，故此寫法不可
接受。言「」不言「帆」乃出於船家的忌
諱——粵語中，「帆」與麻煩的「煩」音同 、
與翻船的「翻」音近，「」與順利的「利」音
近。
4 「看風使」的異形詞/近義詞：看風使
帆、看風駛篷(茅 盾《子夜》)、看風使舵/
看風轉舵；一時風，駛一時帆/ 船（台諺）；風
正一帆懸（唐代王灣《次北固山下》）。
5 「餸」，粵專用，指下飯的菜。「睇餸食
飯」其實是廣 東人同枱吃飯的規矩，意思是各
人須按用膳人數及各款 菜的分量進食，目的
是讓大家都能吃到合理分量的菜。
6 相傳「通書」是由黃帝創制的中國曆法，故
稱《黃曆》， 當中有部分資料每年更新，故不
能到老也看同一本。 「書」、「輸」音
同，是民間忌諱，故多稱「通勝」。
7 人被逼急了會懸樑自盡，狗被惹急了能跳
越高牆。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
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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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使盡」定「有風唔好使盡」﹖ 散發着「西域」氣息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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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講呢啲

■高華即江之南的三及第小
說。 作者提供

審案不走尋常路
古典瞬間 ■唐寶民

古時有一個人，夜裡在某旅店住宿，第
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發現隨身帶的銀子
少了五十両，因為那天並沒有人與他同
住，所以，他就懷疑是店主人偷了他的銀
子，就告到了縣衙。
縣令是個細心的人，通過對案情的審
查，他確認銀子就是店主人偷的，於是便
把店主人傳來，讓他交代自己偷客人銀子
的經過。但店主人十分狡詐，認為官府手
裡既無證人、又沒有贓物，所以堅決不承
認。縣令是個很聰明的人，知道這樣審下
去審不出來結果，於是就想了一個辦法：
讓店主伸出手來，用筆在他的手掌心寫了
一個「贏」字，又命跪在石階下，對他

說：「如果你曬了很長時間，手心裡的這
個『贏』字還在，就證明你沒有偷錢。」
隨後，縣令又暗中派了一個衙役到旅店，
對店主妻子說：「客人丟的銀子，你丈夫
已經承認是他偷的了，我們現在來取贓
銀。」但店主妻子擔心衙役的說法有詐，
就裝出一副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衙役見
此情形，便按照縣令的交代把她帶回了縣
衙。縣令坐在堂上，讓店主人的妻子跪在
堂下。店主人的妻子看到店主跪在台階
下，但她無法和他說話，店主人所在的距
離也聽不清縣令和他的妻子的對話。這
時，縣令便把衙役剛才對她說的話又重複
了一遍，讓她交代銀子藏在哪裡。她還是

說不知道。縣令便把眼睛一瞪，輕聲說：
「大膽，你丈夫已經交代了，你還抵
賴！」然後，轉頭大聲問跪在遠處的店
主：「你的『贏』字還在嗎？」店主急忙
大聲答道：「在！」。「你的『贏』字還
在嗎」這句話，店主的妻子聽成了「你的
銀子還在嗎？」，誤以為丈夫真的承認了
偷銀子的事，便不敢再隱瞞，老老實實地
交代存放了贓物的地方，案子就這樣審清
了。
這是筆者在《談屑》一書中讀到的一個

故事，審案不走尋常路、用智慧使嫌疑人
低頭認罪，這就是這個故事帶給我們的啟
示。

生活點滴

■熱鬧的集市。 網上圖片

九月三十日下午，我照例打開郵箱，阿利
莫夫先生便給我一個驚奇：他將一首寫給王
開文大使的生日賀詩轉給我。阿利莫夫是塔
吉克斯坦前駐華大使、上海合作組織現任秘
書長；王開文則是中國前駐格魯吉亞和吉爾
吉斯斯坦大使，現為上合副秘書長，二人都
是我的老朋友。阿利莫夫有如下詩句：

他是外交官，中國外交官，
有耐心、智慧且有組織性，
能將枯葉化成絲綢，
將茉莉花化成蜂蜜……

早知道阿利莫夫喜歡寫作，任駐華大使十
年間，曾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出版多本專著，
但讀到他的詩還是頭一次。接到郵件那天，
他一定詩興大發，激情難抑，不僅發來郵
件，更通過微信發來詩的中文譯文；傍晚更
打來電話，與我分享自己的文學夢。聽到我
的「表揚」，他高興得竟像個小男孩，我彷
彿看到他綻放的笑臉。在接下來的幾周，他
將過去寫成和剛剛完成的作品一股腦發給
我。真難想像，一個職業外交官，現擔任重
要國際組織的「掌門人」，每天的會見、會
議等公務活動排得密不透風，怎麼能有這麼
多精力和激情寫詩作文呢？
十月初，他在昆明出差期間，竟忙裡偷

閑，發來即興寫就的小詩《昆明頌》。之
前，遠在布魯塞爾出席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
間隙，用微信向我發來散文和詩歌。我真有
點後悔不迭，是我的「讚揚」把自己搞得壓
力山大，畢竟我非專業文學評論家，對俄語
也不像過去那樣稔熟了。
不知不覺，我收到了他十幾篇詩文。一

次，與他通電話時我隨口說，《文匯報》副
刊可以開一個專欄，一周發你一篇作品，不
知你能不能堅持寫下去？只是隨口一說，但

他卻認真起來，把更多的東西發給我，讓我
暗暗叫苦。
阿利莫夫是塔吉克人，履歷本身就是個傳

奇。年輕時在阿富汗打過仗，後來當過首都
杜尚別共青團第一書記，也在莫斯科的蘇共
團中央當過幹部。蘇聯解體後，他任剛獨立
的塔國首任外長，後在聯合國當大使十年，
接着任駐華大使十年，於去年底接任上合組
織秘書長。外交官工作看上去風光，其實責
任重大，十分枯燥單調，與文學相距遙遠。
但阿利莫夫卻不僅出口成章，而且文筆優
美，光在北京就出版過《沙爾沙爾北京歷險
記》和《十七個奧運瞬間》等專著，在香港
出版過《跨越帕米爾的友誼》等。我猜想，
他之所以稟賦有詩人氣質，一方面與他父親
是電影導演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塔吉
克處於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上，是片神秘
的土地，燦爛的粟特文明給了他精神的滋
養。塔吉克人又被稱為東波斯人，創造了悠
久絢爛的文明，魯達基便是塔吉克人和伊朗
人共同的文學鼻祖。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阿利莫夫來自「西

域」，故酷愛中華文明，經常在演講中引用
唐詩宋詞，讓中國朋友嘖嘖稱讚。塔吉克人
熱情浪漫，中國自古便是詩的國度，他長期
住在北京，怎能不詩情澎湃呢！阿利莫夫的
詩文大多是借景抒情之作：有江南的花、北
國的風、昆明的湖、上海的雨……一草一木
都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這就是
「詩言志」吧。
文學翻譯被喻為「不可能之事」，將要發

表的中文譯文，有可能是「詞不達意」。但
我相信，讀者會從這些散發着「西域」氣息
的文字中，感受到阿利莫夫先生對中國的
情、對生活的愛、對真善美的謳歌！


